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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唐 代 的 吏
张 广 达

唐代官员与吏员之间存在着明显区别
。

就其职名考察
,

唐代之吏实相当于秦汉青史
、

郡县

橡属和乡官
。

下列事例当有助于人们对两者有别得到比较明确的认识
。

《旧唐书
·

张玄素传 》记载
,

贞观十四年
, “太宗尝对朝问 〔张 〕玄素历官

所由
,

玄素既出 自刑部令史
,

甚以惭耻
” ① 。 据谏议大夫褚途良上疏所述

,

当时玄素在太宗追

问之下回答流外出身
,

极威羞惭
,

甚至 “将出阁门
,

殆不能移步
,

精爽顿尽
,

色类死灰 ,, ,

因而 “朝臣见之
,

多所惊怪 ” ②
。

玄素时已被摧为银青光祛大夫 从三品
,

行左庶子 正四品上阶
,

翼赞太子
,

甚为

尽心尽力
。

这样一位已跻身唐代贵与通贵行列的官人
,

一旦受到皇帝的追问而将流外出身的

底细暴露于朝廷之前
,

举止失常到色类死灰
、

殆不能移步
、

道合朝臣惊怪的程度
,

其心理状

态颇值得人们玩味
。

玄素的失常固然与本人的器量识度有 关
,

例如与元素同时代的孙伏伽
,

与玄素在隋代告为令史
,

伏伽或于广坐 自陈往事
,

一无所隐
,

神情怡然
,

与玄素迥然不同
。

但是
,

个人因素之外
,

更重耍的是
,

玄素的惭愧曲折地反映着唐初人们的一种略域之见 官员

与吏员之间有严格的区别
,

吏员因地位低贱而受鄙视
。

按
,

五省令史之成为流外始 自宋
、

齐
,

隋朝亦降合史为流外
,

道到唐代
,

流外出身仍不光彩
,

这从玄素事例苛见一斑
。

《唐会要 》卷 忠谏条记载 “开元二十四年〔 〕
,

崔希逸代牛客仙为 河 西 节 度

使
,

奏河西军资储蓄万计
,

途令刑部员外郎张利贞覆之
,

有实
,

上悦
,

将与之尚书
。

中书合

张九龄谏 曰
‘

不可
。

尚书
,

古之纳言
,

若非历践内外清贵之地
,

妙有德望者
,

不得充之
。

仙

客
,

河惶一使典耳
,

拔升清流
,

齿班常伯
,

此官邢也
, 《通鉴 》作 “仙客

,

河徨一使典耳
,

今骤居清要
,

恐羞朝廷 ” 〕
。

又将与之封
,

九龄日
‘

边将积谷帛
,

缮 兵 器
,

盖 将 帅之常
,

而陛下赏之金帛即可
,

尤不可裂地而封
, 。

上怒 曰
‘

卿以仙客寒士嫌之邪 卿岂有 门 籍
’

仁《通鉴 》作 “卿嫌仙客寒微
,

如卿有何阀阅 ” 九龄顿首谢 日
‘

臣荒阪孤生
,

陛下 以 文

字用臣「《通鉴 》作 “然臣入台阁
,

典司浩命有年矣 ” 〕
。

仙客起 自青吏
,

目不知书
,

韩信淮

阴一壮士
,

羞与绛
、

灌齐列
。

陛 下必大用仙客
,

臣亦耻之 《通鉴 》作 “若大任之
,

恐 不 惬

众望 ” 〕勿
。

玄宗因此事对张九龄大为不满
。

李林甫乘机挑拨
,

张九龄不久被解除宰相职务
。

张
、

牛
、

李的这一段纠葛是唐玄宗朝的一大公案
,

然而这段公案绝不只是简单地涉及几位当权者威情

上彼此好恶的问题
。

牛仙客本为径州鹑舰县小吏
,

以卓越的才干致力于地方的足食足兵
,

特

别在西北地区实行和乘之法
,

于巩固边防大见成效
。

其后和朵之法从河西引人关辅
,

莲使和

朵之法由西北边州的措施一变而为中央推行的制度
。

玄宗之世为唐代最盛时期
,

玄宗积极推

行开拓西北的政策
,

仙客的卓有成效的事功政绩宜为玄宗所尝识
。

从现有史料看
,

牛客仙的



才能本为张九龄所称道
。

检张九龄文集
,

九龄就在反对个仙客出任尚书之前一年
,

曹为仙客

父撰写
·

《赠径州刺史牛公碑 》
。

文中称誉仙客备至 “有子仙客
,

为国之良
,

用商君耕战之

图
,

修充国羌胡之具
,

出言可复
,

所计而然
,

边扦长城
,

主恩前席 ” ④
。

这是对仙客在凉州

政绩的充分肯定
。

时距九龄力阻玄宗授仙客以尚书职或加实封仅仅一年
。

由此可见
,

九龄之

阻挠仙客出任尚书井非挟有夙嫌 ⑤
。

问题在于
,

张九龄反映的是一种 “时议 ”
,

也就是说
,

在张九龄这种类型的官员看来
,

位居清要
,

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

而牛仙客在他们眼中缺少

这样的条件
。

简
一

单说来
,

唐代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断然反对青吏出身的人承担清要之职
。

九龄罢相后
,

牛仙客由工部尚书而同中书门下三况
,

而侍中
,

然而他一反在地方上清勤

不懈
、

放于任事的作风
,

遇事谨身唯诺
, 一

与时沉浮
,

百司谙决
,

无所处可
,

唯日 “如合式
” ,

决 下再抒己见
。

在这里
,

仙客除了保位容身
、

取悦于李林甫的考虑之外
,

实际上也承受着沉

重的精神压力
,

他 自知出身晋吏
,

井不见重于重视资历
、

文学的同僚
。

突际上
,

认为牛仙客

属于滥登相位的人当不在少
,

监察御史周子谅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
。

甚至玄宗在启用仙客

之后亦知时议未归
,

乘间以问高力士
,

力士的答复同样是 “仙客本青吏
,

非宰相器
” ⑥ 。

与张九龄态度可作鲜明对比的是李林甫的态度
。

李林甫固然善于窥伺玄宗意图
,

排挤政

敌
,

但除此因素之外
,

李林甫实际上 也认为 “苟有才识
,

何必辞学
,

天子用人
,

有何不可
。 ”

更何况仙客确有才干
。

人们由此可以看到
,

张
、

牛
、

李之间的冲突既反映着厉史上寒微与阀阅对立的观念仍在

一定程率上起作用
,

另外
,

也反映文学
、

资历等因素仍在阻碍着有才干的吏员的升迁
。

官员

和吏员之间隐然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界限
。

杨国忠无学术
, “ 自侍御史以至宰相凡领四十余使

,

又专判度支
、

吏部三锉
,

事务

较掌
,

但署一字
,

犹不能尽
,

普责成青吏
,

贿赂公行
。

国忠既以宰臣典选
, ”

一故事
,

吏部

三铃
,

三注三唱
,

自春及夏
,

才吃其事
。

国忠使青吏于私第暗定官员
,

集百僚于尚书省对注

唱
, 一

日合毕
,

以夸神速
。

’

,, ⑦

《通鉴 》卷 天宝于一载条末载 “故事
,

兵
、

吏部尚书知政事者
,

选事悉委吏 郎 以
一

,

三注三唱
,

仍过门下省审
,

自春及夏
,

共事乃华
。

及杨国忠以宰相领文部尚书
,

欲 自示

精敏
,

乃遣合史先于私第密定名阀
。 ” ⑧

锉选本来是国家大事
,

国忠竟移于私第先行密定名阔
,

此固然为国忠诸多败政之一端
,

但尤不能为时人容忍的是
,

国忠指派流外胃吏 —合史代替吏部郎中员外郎等 品 官 主 持其
事

,

这混淆了官员与吏员的界限
。

《通鉴 》卷 天宝十二载口 〕春正月壬戌条称 “仁杨 〕国忠召左相陈希烈及给事

中
、

诸司长官皆集尚书都堂
,

唱注选人
,

一 日而毕
。 “ · ⋯侍郎韦见素

、

张倚趋走门庭
,

与主

事无异
。 ” 胡三省注 “吏部主事四人

,

吏职也
。 ” ⑨

按 侍郎正四品上
。

韦
、

张为了奉承杨国忠
,

自降身份趋走门庭
,

竟与主事无异
。

关于主

事
,

据 《唐六典 》卷
,

吏部主事四人
,

隋场帝初置
,

为从九品下阶 开元二十四年
,

升为

从八品下 ⑩
。

另门下省有主事四人
,

中书省有丰事四人
,

均从八品下阶 秘书省主事一人
,

从九品下阶
,

等等
,

均袭自隋代
。

按 隋初诸台省井置主事令史
,

场帝三年井去合史之名
,

只

称主事
,

前代用人告轻
,

隋氏杂用士人为之
。

入唐
, “主事随曹闲剧而置

,

每十余史置一主

事
,

不满十人者亦置一人
。 ” 唐朝杂用士人

,

井用流外入流者补之。
。

以上材料说明
,

四品

宫员已列人通贵
,

韦
、

张处理公事过程中不宜 自污举止
,

有如胃史
。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
,

九



品的主事本为流内
,

却被胡三省明确判定为吏职
,

这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
。

《新唐书 》卷 刘晏传称
“

晏尝言
,

士有爵碌
,

‘

则名重于利 吏无荣进
,

则利肴

于名
,

故检劫出纳一委士人
,

吏惟奉行文书而已
。 ” ⑩

在这里
,

晏语虽然简短
,

但对士 官人 与吏员的作用做出了明确的区分 检劫出纳等

勾检受付事务一委士人
,

吏当惟士人之命是从
,

奉行文书而己
。

《唐会要 》卷 尚书省诸司中
·

吏部尚书条称 “大历 十四年「 〕七月十九 日勒
,

流外出身人今后勿授刺史
、

县合
、

录事参军
。

诸军诸使亦不得奏请
,

仍委所由检勘
。 ” ⑩

按 州刺史从三品
,

中州刺史正四上
,

下州正四下 县令 京县正五 上
,

散 县 正 六

上
,

县从六上
,

中县正七品上
,

下县从七下 录事参军 上州从七上
,

中州正八上
,

下州

从八上
。

这就是说
,

州县长官 刺史
、

县合
、

检勾官 录事参军 今后不能再由流外出身

人充任
。

《唐会耍 》卷 杂录记载
, “ 顺宗 〕永贞元年 八 月

,

以尚书左承郑余庆 守 本

官平章事
。

时滑涣犹干大柄
,

宰臣等漠然不测
,

莲与欢押
。

及余庆当国
,

复以青吏畜之
,

时

论归重
。 ”

按 永贞元年八月
,

宪宗已接顺宗之位
,

随即启用郑余庆为相
。

滑涣为堂后主书
,

久在

中书
, ·

与宦官知枢密刘光琦相勾结
,

杜佑
、

郑细等重臣替低意善视之
。

郑余庆与诸相议事
,

涣即从旁指陈是非
,

余庆怒叱之
,

此当即余庆 “复以得吏畜之 ” 的具体表现
。

时 论 虽 重 余

庆
,

但未几余庆即被罢相 ⑩
。

嘻宗乾符二年 三月
,

西川节度使高骄至成都
“索阖境官有出于晋吏奢

,

曾停

之
” ⑩

。

这是虽至唐末
,

人们仍重视区分官与吏之界限的又一次表现
。

唐代重视官与吏的区别
,

当是受到魏晋以来数百年门阀贵族政治的传统意识的影响
。

曹

魏从汉末天姓
、

名士之中选拔统治者需要的人材
,

这 一取向和实践有力地促进了魏晋士族的

形成
,

同时
,

九品中正制进一步从制度士保证了士族
、

特别是当代显贵豪族维 护 其 世 袭特

权
。

中正品第人才的作法发展到极致
,

德
、

才全被摒弃
,

门第变戍了人们重视的唯一标准
。

到了中正定品只不过是例行公事的时候
,

就必然出现晋代刘毅的著名的 《论九品有八损疏 》

中所说的 “上品无寒门
,

下品无势族 ” 的局面 ⑩
。

然而
,

世道总在变化
,

也是不依任何既得利益集团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
。

在士庶之间相

去霄壤的时代
, “职名中正

,

实同奸府
” ⑩

。

实际生活中以军功显贵者毕竟多是寒门出身的人

物
。

而且到了六朝时期
,

也只有寒人才能建立功勋
,

因为士族不但不服兵役
,

南朝时期甚至

已不能统帅军队
,

拜以立军功为耻 ⑩
。

世变之西
,

隋文帝终于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度
,

这表明能够适应时代变化的君主也清楚地

意识到
,

如果接受现实生活的指合
,

那就不能再固执地继承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门阀贵族政治
。

驾御国家机器既然不能再指靠清流
,

那么
,

出路也只能是在清流之外破格启用才器著闻的官

员和千练的青吏
。

褚遂良都明白
, “大唐创历

,

任官以才
,

卜祝庸保
,

量能使用
” ⑩的道理

。

隋唐开国君臣的开通正在于他们懂得顺应现实生活的指合
。

与此同时
,

人们也不能忽视魏晋以来数百年门阀贵族政治的传统意识对人们 思 想 的 束

缚
。 “ 山东之人尚婚娅

,

江左之人尚人物
,

关中之人尚冠冕
,

代北之人尚贵戚 ”
,

这种氏族

门第观念
,

虽然 自身已几度演变
,

毕竟仍在相当程度上支配着人们的头脑
,

影响着社会的生

活
。

唐代社会承袭南北朝的旧俗
,

仍然 “通以二事判量人品的高下
。

此二事
,

一 日婚
,

二日



宦
。

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
,

俱为社会所不齿
。 ” ⑩因此

,

尽管时代发生了变

化
,

唐代依然未能完全跳出熏视出身和仕途清浊之分的寞臼
。

在敦煌出土的夭宝 年 职 官 表

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敦煌文书 号 上
,

凡清官都加朱点
,

清浊判然
,

这正是当时社会

重视清浊区别的又一有力证明
。

这样
,

人们看到一种矛盾现象
,

隋唐开国君巨既重视变革
,

又维护某些贵族 政 治 的 局

面 既重视开辟选拔人才的新途径
,

同时观念上又重视以祖宗官职
、

门第 高 下 为 婚宦的标

准
。

在这种情况下
,

统治者屡次纂修 《氏族志 》以提高 自身社会地位固然易于理解
,

另外将

政府机构分为 “前行要望 ” 和 “后行闲司 ”
、

分别安置清望官和清耍官也出于同样考虑
。

凡

属人事考锉部 了 尚书省吏部
、

兵部
、

考功
、

掌握国家仪轨 礼部
、

国家行政办公中枢

尚书都省
、

监察机构 御史台
、

草诏机关 中书
、

封驳机关 ’一下 等既清且要的

部门概由既有贵族身分
、

又有才能的人物充任
。

唐代吏员所处的时代既不能像汉高祖以洒上

亭长
、

肯何为沛主吏摄
、

曹参为沛椽
、

夏侯婴为沛合史
、

陈婴为东阳合那样起家
,

也不能由

浊入清
、

通过流外入流的途径而预清流
。

除了少数之外
,

就总体而言
,

他们不能指望人事考

锉部门为他们注授八品以上清官
,

从而担任清要之职
。

人们看到
,

唐代既得利盘集团中有不

少人物
,

例如高宗显庆 一 初黄门侍郎刘祥道
,

对于流外入流伤多伤滥的情况甚为

忧心忡忡
。

出于嫉视
,

这些人井不情愿对流外官敞开踏人流内的门户
。

在这里
,

统治阶级中

的既得利益集团充分表现了排斥新进的封闭性
。

因此
,

就社会传统观念而言
,

就隋唐时代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盆和控制政权的需耍而言
,

干练的臀吏还不能大踏步走入官人行列
。

他们备受轻视
,

正是由魏晋南北朝封建贵族社会向

宋代封建官僚社会过渡时期的必然现象
。

二

唐睿宗文明元年「 四月十四 日救 “律令格式
,

为政之本
,

内外官人
,

退食之暇
,

各

宜寻览
。 ” 娜 在 “内外官人各宜寻览 ” 的律合格式中

, 《官品合 》位于二十七篇唐合之首
。

今唐合已佚
,

根据《通典 》卷 所记开元二十五年《官品令 》
,

拜参考《唐六典 》卷 所记开元七

年官品夺 一说当是开元四年令 和《旧唐书 》卷 职官志指明的武德
、

贞观
、

·

永徽
、

乾封
、

垂拱
、

神龙
、

开元
、

永泰诸令文
,

可以推知
, 《官品合 》的内容就是为唐代流内官人 品官

和流外官规定不同级别的身份
。

首先应当指出
,

官人一词
,

乃唐代律令中习见的术语
。
《唐律疏议 》卷九职制律《官 人 无

故不上及当番不到 》条疏议称 “官人者
,

谓内外宫人
。 ” ⑧同条及同卷《诸之宫限满不赴者

条 》
、

《诸官人从驾稽违 》条疏议明确指出
,

没有官品而在官分番者
、

限满不之官者
、

流 外 从

驾者犯上述过失
, “虽无官品

,

亦同官人之法 ” ⑩
。

由此可见
,

疏议之强调无官品者 “得罪

亦同官人之法 ” 正好证明无官品者单时与官人在身分上是有原则区别 的
。

此 外
,

在《唐律疏

议 》中有 “官人以下
、

杂任以上 ” ⑩
、 “其官人永业准品 ” ⑩等表述法

,

在唐令的开元 二 十

五年《户合 》中有视流内九品以上官列人不课户的规定 ⑩
,

所有这些都表明官人 自有特定的涵

义
,

自有身份
。

唐初
,

高祖武德七年〔 〕三月始定律令时
, 《户合 》明确地规定了士农工商四民的 区 别

所谓 “辨天下之四民 ”
,

四民 “各专共业 ”
, “诸学习文武者为士 ”

, “工商之家不得



预子士
,

食祥之人不得夺夭下人之利
。 ” ⑩四民之中 , “宦途之士 ”

,

亦即食碌者
,

当属官

人范畴无疑
。

但是
,

根据《疏议 》和现存《官品余 》条文来看
,

官人之所 以 称 为 官人
,

乃因具

有《官品令 》所规定的流内官品 亦称散品
、

散阶或散位 而然
。

简言之
,

有流内官品者才得

为官人
,

因此流内官亦称品官
,

品官始为享有种种特权的本格意义上的官
。

这种 自有涵义的
“官人 ” 一词

,

习见于唐代文献
。

例如代宗大厉二年〔 〕
,

张延赏任何南尹
,

善待士子
,

史

籍称他属
一

的 “官人有过
,

未尝屈辱 ” ⑩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一术语看来流行很广
,

在当时

西域的和简‘塞语 一 之中
, “官人 ” 一词波直接音译为 吞 砂可证

。

至于见于上引《疏议 》中的其他术语 , 如 “ 当番人 ” 见于吐鲁番出上文书
,

行
“未赴职掌者 ” 见于 行 ⑩

。

对比这些资料
,

人们可以推断
,

许多 律 令

规定在实际生活中得到相当彻底的执行
。
《唐六典 》称 “定九流之品格

,

补万方之阔政
,

官

人之道备焉
。 ” ⑩确实

,

唐代在施政过程中由于执行《官品合 》而贯彻了
“定九流之品格 ” 的

原则
,

由于执行《选举合 》
、
《考课令 》等而做到了 “补万方之阔政 ”

, “官人 之 道 ” 因 而 大

备
。

“定九流之品格 ” 当始 自隋代
。

杜佑说 “隋置九品
,

品各有从 自四品以下
,

每品分

为上下
,

凡三十阶
。 ·

“ ”
·

谓之流内
,

流内自此始焉
。 ” ⑧又说

“

大唐自流内以上井因隋制
。

“

一又置勋品九品
,

谓之流外
,

流外自此始
。 ” , 这样

,

人们看到
,

隋从文帝废九品中正制
、

外官亦由中央除授以来
,

到八世纪中叶唐朝最盛时期
,

封建王朝统治者的身份制度
,

由于实

施 “官品合 ” 中的流内流外品阶
,

而呈现以皇帝为首
、

由官人 流内品官
、

流外官
、

杂任

组成的金字塔式的梯次结构
。

所有官人都被纳人上起正一品
、

下迄从九品下阶
,

共计九品三

十阶的流内官阶梯次之中
。

流内九品内部又有多种方式的划分
,

例 如 以 三 品 贵
、

五品

通贵 为界划为不同的特权层次
。

又如在 《官品合 》所沪列的品秩中
,

按文武职事官
、

文武

散官
、

爵
、

勋划分不同的官人系列
。

实际上
, 《官品合 》列举的官人系列中

,

介于职事官和

散官之间的卫官亦应单成系列
。

关于这些官人系列有甚多值得注意之处
,

本文主旨不在探讨

官人
,

技不赘述
。

总的说来
,

在唐代
,

只有被纳入流内品阶的官人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
、

本

意上的官员
。

但是这里也应提出一定的保留条件
,

即通过流外入流
、

取得流内第九品正从上

下阶的低级官员诚然已被接纳入官人范畴
,

然而他们在唐代的官僚体系中井没有彻底摆脱流

外准官人的身份
。

关于这一点
,

下文将再叙及
。

流内九品之下
,

作为流内九品的一种附属
,

隋代及唐初还有流内视品十四等
。

所谓视品

或视流内起居
,

乃指隋代及唐初王府
、

三公府
、

上柱国府等属下府官和正规州县官之外的行

台官
、

总管
、

牧监等外官以及外学生
、

萨宝府官等
。

视品
、

视流内起居的主体是不直属于皇

帝而直属于封侯等属员
。

随着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和发展
,

王侯以下诸府的视品体 系 逐 渐 萎

缩
,

这完全符合中国封建社会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化官制的厉史发展趋势
。

到开元初
,

所有亲王国官及三师
、

三公
、

开府
、

嗣郡王
、

上柱国以下护军以上勋官带职事者府官等品一

切罢之
,

所存唯萨宝
、

袄正二官而已 ⑩
。

这就是说
,

在唐前期
,

隋代的流内视品或者萎缩
,

或者全为唐代流外吸收
。

胡三省曹明确指出 “按隋之视 暴
,

即唐之流外拴也
。 ” ⑩这反映

了胡三省的睿见卓识
。

流内之下为流外
,

流外亦分为九品
,

最详尽的流外官职称见杜佑 《通典 》卷 流外勋品

至流外九品条 ⑩
。

流外官和杂任常被统称为内外杂职掌或职事人
、

杂色人
,

他们构成唐代金

字塔式官僚阶梯体系的基层
。



流外官享有的待遇 如 “合免课役 ” 等 远远不能与流内品官的特权 免课投
、

赐碌
、

授职分田
、

给予从仆
、

减刑
、

赎罪
、

荫子荫孙等等 相提并论
。

唐代具正占有领导地位
、

享

有特权的是流内八品以上的流内官
。

流内官的主要候补者是国子学等出 身 的 生 徒 科举中

第
、

经过吏部锉选而人仕途的进士等 和高品官人子孙充任的
“

卫官
” 。

至于流外官
,

只有居于

流外九品高层次者 —雀官人才有可能补为流内官
。

政府各曹司在编制上为这种准官人规定

一定的名领 参看唐合中的各种职员合
,

他们在供职的曹司经过流外锉
“

小选 ” 而得补

判 “视品及流外官普判补之 ” ⑩
,

从而获得承担分抄文案
、

或趋走几案之间等资格
。

这

种 “未入仕而吏京司
” 、

负责文案
、

捉钱等任务的流外官通常被称为流外行署 ⑩
,

或 长 上书

吏
。

他们在地位上不同于同样属于流外
,

但分番上直的番官 如看门的亭长
,

管仓库
、

厅事

铺设的掌固等
,

更不同于没有任何判补手续的杂任
。

居于流外最高层次的流外官
,

例如在

尚书都省供职的合史
、

书合史
,

经过规定的任职时间
、

劳满考核取得成绩
,

可以跻入流内第

九品 流外人流
,

这段时间在唐代前期一般需要八年 唐初因吏少而有只经六
、

七年入流

的例外
,

其后
“限八考以上入流 ”

,

到开元年间则规定为十年
。

据此
,

唐代律合虽然没有

给出青吏的界说
,

但是
,

人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
, ‘

许多杂任虽承担着属于青吏的任务
,

但无

判补 , 流外番官虽有判补
,

但未必有希望人流 , 只有获得判补井经过规定年限的考绩
,

可望

跻入流内官最低品阶的流外官应当说是唐代吏的主体
。

唐代晋吏的特点就在于他们总是作为

流内官的最低品阶的后备军而存在
。

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总介于入流
、

未人流和杂任之间
。

在唐代
,

所谓流外行署似乎专指上述这种性质的青吏
,

因为唐代流外官大部分属于京师

诸行署
,

地方府
、

州
、

县
、

折冲府中的青吏不具流外之品
,

在唐代被列入杂任范畴
。

这一点可

从敦煌文书 十 号写卷 《神龙散倾格 》中的 “流外行署
、

州县杂任 ” 的表达法中得

到印证
。

在这里应作一点补充
。

人们通常把流外行署作为流外官的同义语
。

从唐代文献看
,

当时

人们也习惯于这样的用法
。

实际上
,

唐令的 《衣服合 》明文记载
,

流外 有 行 署 和非行署之

别
。

据 《旧唐书 》卷 舆服志载武德衣服合 ⑨

“诸流外行署三品以上黑介愤
,

绛公服
,

方心
、

革带
、

钓碟
,

假带
,

袜
,

鸟皮履
。

九品以上绛裤衣
·

⋯余同绛公服
。 ”

“其非行署者
,

太常寺竭者 流外勋品 〕
、

卜博士
、

医助教
、

祝史仁流二品 〕
、

赞引〔太

常寺赞引为流外三品 〕
、

鸿护寺掌仪
、

诸典书
、

典学
、

内侍省内典引〔流外三品
、

太子门下坊典

仪
、

太子内坊
一

导客舍人仁流外五品 」
、

诸赞者
、

王公以 「舍人
、

公主褐者等
,

各行署依品服
。 ”

“ 自外及民任杂掌无官品者
,

告平巾帧
,

排衫
,

大 口挎
,

朝集从事则服之
。 、

诸典渴
、

武弃
,

绛公服
。

其斋郎
,

介帧
,

绛裤衣 ” 匕
“ 自外品子任杂掌者

,

普平巾帧
,

排衫
,

大 口挎 ”一
”

据此
,

人们可以将内外杂职掌所包含的不同类型吏员和杂任表列如下

内外杂职掌一

经判补
、

有流外品官

骨吏
、

判任官

一流外行署

一 流外非行署
一 冰外番官

限于中央曹司
、

占有流外高品的
长上流外官 主事

、

令史
、

书令史等 黑介恢 , 绛公服

如太常寺渴者
、

技术官
、

专业学生 各准行署依 品服

上番
、

如亭 长
、

掌固 大多服绛椒衣

一未经判补
、

无 流外品
非流外番官 上番或纳资

州县 杂任 如州县佐
、

史 平 巾被
, 排衫 , 大 口砖



三

唐代流内宫和流外
、

杂任的此例甚不相称
。

据 《唐六典 》的资料统计
,

流内京官不过二

千数百人
,

其中三品以上的职事官定员约二百人
,

五品以上的约二千人
,

流内外官约一万数

千人
。

这是八世纪中叶的数字廖
,

这一数字和九世纪上半叶裴度所说的官员数宇一万八千人
“今天子设官一万八千 ” 相近 。

,

参看下表

⋯
一二

一

一⋯二一座兰
一、瑶淤黑

、一
高宗显庆二年

,

⋯一 一一一书 一召竺缨一
一

⋯三塑上上全燮生二 些竺一 竺生竺兰生全生匕
一
‘

一

竺竺
一

竺兰兰竺坚一一
际
开元二十五年 川

内 , 。 ⋯
内 , 尸

通典 》卷 , 叶 上下

一
, 二

一 竺
, ‘“

比严
‘

份
二

‘ 一

户玉
“ 》

塑界巡代竺份
,

人们熟知
,

八世纪中叶正值唐朝盛世
,

当时帝国的户口约在五千万左右砂
。

据上表
,

可

以说五千万人 口的大唐帝国是由一万八千左右的官
、

五万七千左右的吏和三十万左右的杂任

统治着
。

事实上
,

人们还可以根据进一步的分析而看到官与吏的比例比上列数字更为悬殊
。

敦煌写卷伯希和编号 文书为唐开元二 卜四年 岐州眉县尉某判集
,

其中第

行记有 “里正原是贱流
,

县尉亦诚卑品 ” ⑩
。

据 《唐六典 》卷 里正条
,

唐代百户为里
,

五里为乡
,

里有里正
,

以司督素
、

兼课植农桑
,

催驱赋役 ⑩
。

在按照 《田合 》实施均田时
,

里正还负责勘造簿历
,

等等劝
。

里正之重要性至为明显
,

在杜佑 《通典 》中
,

里正列入外职

掌 ⑩
,

但 号文书所载判案却把里正称为 “贱流 ”
。

至于县尉
,

唐代三个首都 京兆
、

河南
、

太原属下诸县有县尉二人
,

正九品下 诸州上县有尉二人
,

从九品上 诸州中县有尉

一人 从九品上 诸州中下县
,

尉一人
,

从九品下 诸州下县尉一人
,

从九品下姆
。

然在判

集中
,

县尉被视为
“卑品 ”

。

判集对里正
、

县尉的看法或属牢骚
,

实际上完全符合唐

代实际生活情况
。

在唐代
,

流内第九品既是某些士子晋身清贵
、

清耍或清紧的跳板
,

又是容

纳流外人流者的卑品
。

其所以说九品为士 子起飞的跳板
,

可举 《封氏闻见记 》作者封演的记

载为证
。 “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

,

解褐多拜清紧
,

一

十数年
,

拟迹庙堂
。
护 ⑩进士初撇

第
,

头上七尺焰光 落第者两手捧进士登科记顶戴之
,

直呼之为
“

此千佛名经也
” 。

封演还指出
,

“

宦途之士
,

自进士而历清贵有八僧者
” ,

这八条飞黄腾达的捷径之中即有进士
、

散县县尉
,

而

进士甲第从九品上叙
,

乙第九品下叙
,

散县县尉亦为九品
,

皆以流内九品为始基
。

当时
, “绪绅

虽位极人臣
,

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
” ,

其受推重
,

甚至被称为
“

白衣公卿
” 、 “

一品白衫
” ⑩

。

然而另

一方面
,

对于流外山身的青吏来说
,

即使是浇伴流外入流
,

所获得的九品官依然被视为流外
,

胡三省就持有这样的见解
。

他指出 “唐九寺皆有录事
,

官九品
,

盖流外也
” 。

人们可以举出

唐《六典 》卷
一 ·

五光碌寺条的记载证明胡三省的看法 “录事二人
,

从九品上
,

⋯ ⋯隋光涤寺录

事三人
,

拜流外为之
。 只,

根据胡兰省的这一看法
,

三省六部的主事
、

九寺五监御史台的录事
,

均为九品之官
,

当无不实际属于流外
。

至于诸卫
、

都水监
、

羽林军等录事之为流外
,

更明见于杜



佑记载
。

与此类似
,

县令的佐官永
、

尉
、

主簿
,

唐初武德
、

贞观普为流外
,

高宗之后方改为

品官
,

由吏部除授 ,
。

总的说来
,

在唐代
,

在中央和地方
,

举凡官府文案的抄录
,

官厅官物

的看守
,

仪仗的执持
,

甲械的保管
,

公麻
、

捉钱的经管
,

租赋
、

科差的催征
,

市肆的管理
,

簿书
、

计帐的勘造
,

田亩的督耕
,

乡里的监护等等
,

虽有分曹治事的专当官各司其职
,

但无

不委由长吏和所由 青吏
、

杂任 具体负责处理
。

通过对唐代九品官的分析
,

人们看到这批长

吏多属于流内九品阶
,

在当代实际上仍被视为流外
。

如果把这批流内第九品的小集合从流内

官人的大集合中划分出来
,

井入吏的大集合之内
,

那么唐代官的数量更小
,

吏的数量更大
,

两数之此更加悬殊
。

例如
,

据 《唐六典 》
,

六省
、

御史台
、

九寺
、

五监之中流内一品至八品

官共 人
,

正从第九品官 人
,

流外勋品至九品的准官为 人
,

杂任 人 以上数字均

未统计诸冶
、

互市监官
。

如将流内正从第九品官视为流外
,

则流外与流内的比例将从

变为
。

如 果 将 杂任与流外相加作为广义的青吏阶层看待
,

那么官与吏的比例则为
。

唐代的吏深明 自己的地位和身份
,

他们与士子的矛盾是明显的
,

有时是激烈的
“开元中

, 河东薛据自恃才名
, 于吏部参选

,
请授万年县录事

。

吏曹不敢注
, 以浩执政

,

将许之矣
。

请流外共见

宰相述云
‘
酿署尽等三官皆流外之职

, 已被士人夺却
。

惟有赤县录事是某等清要〔官 〕
,

今又被士人欲夺
,
皿某等一

色之人无措手足矣
’。放是遂罢

。 ” ⑩

这一记载颇值得分析
。

文中所谓 “酿署垂等三官皆流外之职
,

已被士人夺却 ”
,

系指良醒署

承 正九下
、

门下典仪 了从九下
、

太乐署承 从八下 而言
。

原来三者替流外之任
,

唐

初
,

著名隐逸之士东皋子王绩因嗜酒主动求为良醒永 又曹为太乐垂
,

见 日唐书 》本传 ,

太宗朝李义府曹出掌典仪府 中宗朝
, 《封氏闻见记 》的作者封演的从叔封希颜 始 为 太 乐

垂
, “三官从此井为 青流所处 ”

。

这一记载又一次证实
,

唐代流内九品官
,

甚至某些从八品

官 如太乐署永 原为流外
,

由于士子任职而变为清职
。

看来
,

在唐代流外眼中
,

流外自有流

外认为属于自己势力范围的职司
,

这些职司被流外视为他们自己的 ,’青耍 ”
,

如上文指出的

赤县录事即是
。

青吏入流既不能注八品以上清官
,

那么
,

他们当然竭力反对士子再侵犯他们

的 “清要 ” 之职
。

在地方
,

唐朝的三个首都 京兆府
、

河南府
、

太原府
、

都护府
、

都督府中有府
、

史 ,

被划分为上中下三等的州和有七等或八等之差的县中有佐
、

史等
,

这些负责处理文案的青吏

数量更大
,

他们甚至没有得到流外的判任
。

这些不人流的青吏在品官
、

流外官和庶民间起着关

键的中介作用
。

敦煌
、

吐鲁番出上文书中的府史
、

佐史
、

典等角色的作用可以证明这一点
。

这些地方胃吏大多出身于地方富豪
,

不少人获得勋官等职资
,

他们承担着地方官府和乡里的

青吏职务
。

宋代役而有职的差役制的发展当与唐代的青吏有甚大关系
,

这一重耍的情况当是

专文论述的任务
。

几 点 结 论

一
、

在唐代
,

人们对吏或青吏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
。

正像唐代广义的官包括流内官人和

流外准官人
、

本格的官只指具有流内品阶的官人的情况一样
,

广 义的吏包括流外和杂任
,

狭

义的吏似仅指判任的流外行署
、

流外非行署和流外番官
。

二
、

唐代官少吏多
。

由于流内九品之中的第九品正从上
一

阶官大多来自流外 人 流 的 青



吏
,

因而流内第九品官实际上常常仍被视为流外
。

这样
,

官与吏的此例更加悬殊
。

流外出身

青吏即便流外入流享有某些官人待遇
,

实际性质不脱胃吏
,

他们是介乎流内
、

流外和流外
、

杂任之间的人物
。

三
、

唐代地方上的青吏多不入流外
,

但他们又多是地方上豪强
、

勋官等有势力的人物
。

他们在品官
、

流外和庶民百姓之间起中间作用
,

这对后世职役制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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